火  刑

（高中语文第一册）

荣获1991福建省学校课本剧调演编剧奖

原著：郑文光

编剧：叶建斌
人物表

乔尔丹诺·布鲁诺——五十二岁，坚强的唯物主义战士，受尽折磨，穿一身破旧的麻衣，蓬头、长须、赤足、浑身血污。

红衣主教——宗教的代表，狡猾阴险，穿红袍，胸挂十字架。

马特吉奇——宗教裁判所最高审判官，以残酷闻名，披黑袍。

莫琴尼格——贵族，出卖朋友的卑鄙人物，跛脚、结巴，身穿白色长袍。

黑衣刽子手二人——穿黑大衣，臃肿，头罩黑色布套，只露两只眼睛，胸前一块白牌，绘有耶酥受难象，腰部不扎带子，阴森恐怖有如僵尸。

群舞少女若干人。
[天幕上是风景如画的意大利风光，远处有山顶上积着雪的群山，有溪流，近处隐约可见教堂的十字架矗立在教堂顶上，还有一些罗马城的建筑、阳光和煦。
[舞台上，一片昏暗的灯光，给人压抑、阴冷的感觉，舞台左边一堵矮墙，墙上沾满血迹，有的红、有的黑，肮脏不堪，左边略中有一条长木凳，也血迹斑斑；右边是一个惨白的十字架，立在一个不高的台子上。

[空气中传来嘶嘶的声音，似乎是风从缝隙中灌进来，又象是人在呻吟。

[画外音，朗诵]一六○○年，罗马，和煦的阳光照耀着意大利半岛。远处的亚平宁山脉白雪皑皑，过处的台伯河水面波光粼粼，冰雪开始融化，春天即将来临，这是一幢灰色石头砌的、顶上盖着铅皮的囚房，意大利战斗的唯物主义者——乔尔丹诺·布鲁诺就被囚禁在这里，他被罗马宗教裁判所称为“可怕的异端”！

[灯光骤暗，发出一种令人憋闷的轰鸣，幕后传来一阵阴森恐怖的嚎叫。

[一个身披红袍头载尖顶高帽的人倒退着出场，他就是红衣主教，胸前持了一个镀银十字架。

红
（倒退出场，阴森诡然向幕后呼喊）啊哈，布鲁诺，你忏悔了吧，向你面前万能的上帝忏悔吧！靠了上帝的力量，我们脚下的地球才成了宇宙的中心（回音），靠了上帝的仁慈，你亲爱的孩子才有改过的机会，——改过的机会。（回音）。我们要借助上帝无边的法力，我们要用滚烫的热油赶跑缠在你身上的恶魔！（声音忽然由嚎叫变为慈悲的语调），那对你是有好处的，让我们再给上一次刑吧！
[一阵嗤嗤的油爆声和一声凄厉的惨叫；然后又归于沉寂：似乎在期待着什么，一会儿，又听见叫喊。

红
哦、哦，快快，把他架起来，别让魔鬼沾污了这张圣洁的床。上帝啊！

[两个刽子手拖着一个穿着褴褛长袍的人。遍体鳞伤，戴着手铐脚镣，一路叮当作响地被扔在长凳边，随后上来两个分别穿着黑衣、白衣的人，黑衣是审判官马特吉奇，手捧《圣经》，白衣是跛脚贵族莫琴尼格。灯光渐亮。

黑
[侧耳听听地上人的呻吟]，听听，他在说些什么？

白
（拐着脚上前，卖力的样子）哦哦（忙在胸中划十字，似乎被烤着了）他……他……他说：高加索山……山上的冰川，也……也……也不能冷却他心……心头的……的……火焰。

红
真是魔鬼一样顽固的人，主啊，让他扔掉那些可怕的思想吧，让魔鬼从他的灵魂里出来吧！

布
是的，主教大人，我知道你加在我全身每一根骨头上的压力，我知道我的骨头必然弄疼了你心爱的刑具，但是难道不觉得你们，你们的刑具也在受刑吗？（喘息）
黑
噢，可怕的，可怕的诅咒，上帝啊，加给可怕的诅咒吧，让我看看你犯了哪一条戒律。（翻找《圣经》）摩西是怎么说的？
布
马特吉奇先生，不用费心了吧，你以为用《圣经》就能洗干净你手上沾满的鲜血吗？

黑
咄、咄，这是什么话，你你你，竟敢诽谤《圣经》，你连上帝的话也不信，真是一个胆大妄为的疯子，十恶不赦、（恶狠狠地）是得再加几套刑法才行。

[布鲁诺摇晃着身躯缓缓站起，身戴铁镣，因此步行受限，伫立睥睨，目中含火，受铁链牵制，如无举动，则拳曲于胸。

布
什么《圣经》，什么教皇，不过是一群住在教堂的驴子，噢，你们象神圣的驴子一样的愚蠢，在你面前，简直没有什么智慧和知识哩。
红
什么？你还敢嘲笑我们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绕布鲁诺而走，黑白二人亦以目光随之）哈哈，我倒要看看你这颗自称为有智慧有知识的脑袋怎么会让我握在手心里的。（黑白二人附和着干笑）哈哈，上帝赐给你这样的智慧，真是对我们的开恩呢。

白
（结巴）是……是……，你聪明，怎……怎么会……会让我……我……我给……给给……骗来呵……呵呵。

布
无耻啊，莫琴尼格，你让我看到了世界上最无耻最卑鄙的人是怎么一种样子。

黑
你能来这里，还不快多多感谢你的老朋友莫琴尼格？

布
我要感谢？我要感谢你殷勤地写信请我回来。你说，在你贵族的宅院里，教皇的迫害不会降临到我头上，你的保证，不是以上帝的名义做出的吗？

白
是……是……是、是。

布
那么你的上帝呢？难道你的上帝也撒谎吗？不，不，还是不要问得那么幼稚，我布鲁诺是不应该相信任何以上帝名义做出的保证？（略顿一顿，怒视红、黑、白三人面面相觑），我至今还记得，你是用一种怎样可怜的语气向我请求，请求我教给你们称为异端的知识。

白
哦、哦，我已经凭着十字架的名义做了忏悔，尊敬的主教大人用……用他的高贵的手，摩，摩了我的顶，他……他……他免了我的罪。还……还……治好的跛……跛脚和结……结巴。

红
（主教诸人退至一傍窃窃私语，黑白二人频频点头）我的孩子，我看见你受的苦，我是多么于心不忍呀，你看外面，那远处的山顶还是白雪茫茫的，可报春的鸟儿已经在练习它们春天唱的歌了。我的孩子，你是聪明的，你在神学院上学的时候，我就看出你是个，是个（费思索地皱眉）是个好学的、聪明的，我还记你的那篇文章，你不是说，是上帝拯救了人类的罪恶吗？


（向黑衣法官使眼色）

黑
（猛醒的样子）是啊，神学院、神学院。那篇文章叫什么来着？


（向主教）

红
《诺亚方舟》

黑
是啊，《诺亚方舟》，这个方舟、方舟……

红
只要你公开向世人宣布，说你的宣传全是魔鬼在作祟，说你已经向上帝做了忏悔。那么，我们不仅可以给你十万金币，还可以让你住到鸟语花香、美女如云的威尼斯，甚至全世界任何你愿意去的地方。

布
（沉思片刻）哼，有人不是向主教大人您控告我（略顿）布鲁诺，是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吗？罪状不是有一百三十条之多吗？你主教大人不必这样假仁假义了，你放过我，不怕冒犯了你的上帝吗？不，不论赐给我什么样的王国和乐园都不能让我去违背真理。

红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难道你不想想，你的美丽的那不勒斯和你出身的诺拉镇，还有你年迈的父亲。

布
我的父亲，我贫穷的父亲，你不正是因为生计的艰难才送我进修道院吗？（沉痛地）这是你寄托的唯一的希望啊。（渐入冥想状态，回忆起父亲及家人的苦难）
红
（见有机可趁）但是你辜负了你的父亲。你……

布
（怒目相向，打断话头）我爱我的父亲，但我更爱真理。你们的《圣经》不过是神甫们的钱袋。当你抖响灵魂的丧钟时，是那样的动听，只有一个小钱的寡妇也会感谢上帝霸占了她的最后一片面包。这就是你的上帝教给你的吗？我知道你的财富与罗马居民遭受的灾难成正比，我知道……

红
（恼羞成怒）异端，可怕的异端，让上帝惩罚你！

黑
（急忙挥舞着鞭子向布鲁诺扑上去）
布
（躲过几鞭，但随即勇敢地迎上去，怒目相向）鞭子只能使我的肉体疼痛，但绝对征服不了我的思想，疼痛算得了什么？鞭子算得了什么？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不是在高加索山上受着永生的折磨吗？你们这些秃鹰，存在的日子决不比抽在我身上的鞭子数要多。

红
住嘴，口出狂言的疯子，顽固不化的异端！

红
烧死他！烧死他！（急跑下）
黑、白 （见二人跑了，也转头骂道）烧……烧……烧……（随下，一跛一拐）
[三人仓皇狼狈而下，音乐声骤起，布鲁诺怒视着他们的背影，用手中的铁链奋力向他们去的方向掷去，颓然倒地。灯光渐昏，暗中传来铁门关上的哐啷声。

[布鲁诺处于幻觉中，舞台上出现一层迷雾，布鲁诺从雾中踉跄而起，向天控诉！

布
十六年啊，十六年的异乡漂泊，八年的铁窗折磨，这是为什么？为什么？难道就是因为我说了几句真话吗？天哪，难道是我错了吗？不，我呼唤你啊掌握真理的女神，你应该可以给我证明，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缪斯女神于烟雾中飘然而出。

女
（指天）这些天空上金色的小钉，并不是上帝缝缀在黑天鹅绒袍子上的装饰，它们其实跟太阳一样大，一样亮，甚至还要大，还要亮。

布
（转身见到女神），这就是真理吗，这就是我视为比生命还宝贵的真理吗？我此时只感到沉重的阴暗笼罩住了我的思想，女神啊！我看不到任何的光辉。（跪下，向女神伸出双手去）

女
这阴暗的囚房是挡不住真理的光辉的，是你把我从沉重阴郁的教堂里解救出来，可是你自己却落进了这么一个鬼地方。

布
缪斯女神，我愿意以生命来换取你的自由，可是现在，请你给我追随你的力量吧，我觉得快要忍受不住这酷刑的折磨了。
女
你得坚忍不屈，要相信会有光明的理性的法庭，还有真诚的证人和辩护者，为了你的胜利而欢呼！你的心血不会白流，你写的许多书已经被热爱真理的人民奉为至宝，你在流亡中所到之处，人人都以教授称呼你。
布
（渐渐站起）事实上，在我十六年的流亡生涯中，每当我增加一个朋友，就会多两个敌人。

女
（不解）阿尔卑斯山的新教国家，那些以“革命者”自居的新教徒难道也不能容忍你的思想吗？

布
是啊，真理与任何宗教是水火不容的，不论是狂热的宗教改革家路德，还是罗马的教皇。他们用同样恶毒的目光和锋利的铁爪来迎接我这个“异端”学者，我不得不又一次地逃亡。
女
我记得年轻的法国国王，也算是个热爱真理的人，他不是邀请你留在他的宫廷里，许你以终身的幸福吗？

布
我更愿意把真理告诉所有的人，我不愿做一个宫廷学者，我要让千百万意大利人民也能象我一样看到真理的光辉。但是……

女
怎么了？

布
但是八年前恰恰是在威尼斯，我被莫琴尼格这个老狗出卖了。这种背后射来的暗箭，怎能不使我万分心寒呢？

女
是的，但是请你想想，威尼斯是无罪的，你的其他朋友一如既往热爱你。当你年轻的时候，在寂寞的教堂里，当修道院的僧侣们都睡着以后，是哥白尼的著作给了你最初的力量，将你引到了我的身边，难道你能轻易离我而去吗？

布
不，我仍然是哥白尼的学生，我永远是真理的追随者。

女
好！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既然这样，你会放弃为之奋斗大半生的理想吗？

布
不，我不会！

女
那么，跟我来吧，不要中途放弃！

[一阵寒风呼啸着刮过铁窗，布鲁诺感到刺骨的寒冷，昏昏欲倒。

布
啊，多么寒冷的夜啊！
女
布鲁诺先生！

布
（猛惊醒）谁，谁又在叫我先生，多么熟悉的声音，可是我看不到，夜太黑了。

女
是的，太阳已经有许久没有光临这间小屋了，甚至月亮星星也沉了，世界一片漆黑，大地寒气袭人。

布
下雪了吧？

女
下雪了，这大概是今年最后一次雪了，我看见台伯河水已经开始上涨了。

布
（喃喃自语）是的，是最后一次了，十几年来，我亡命国外，心里却一分钟也没有忘记故乡的山水。在异国他乡苦捱生命的我呀，全仗维苏威火山以它诺大的身躯慈爱地保护着，抵挡着猛烈的风。可现在，是最后一次了。（渐渐沉痛）

女
（默默注视着布鲁诺，良久）我看他是那么和蔼可亲，尽管载着铁镣，神情还是那么安祥，虽然我不能报答他用智慧和鲜血对我的教育，可我至少可以让他在这坟墓一般的铅皮屋顶下感到一点温暖。（轻推布鲁诺）你要我为你做些什么吗？
布
唉！去国十六年，我一直没有听见有人唱意大利歌曲了，如果你肯的话，（哽咽）就为我唱一唱《我的太阳》吧，我是多么渴望能再一次看见太阳啊。

女
（先是低声，后渐大）
[布鲁诺于歌声中，渐渐回复迷幻前的状态，女神于雾中悄然隐去。

[忽然传来呼喊“把门打开”。沉重的铁门“哐啷”一声打开了，一束光线从门外射进来，照在布鲁诺身上，久不见光的布鲁诺被惊醒。走进来两个黑衣刽子手，一言不发执定布鲁诺双臂，后面又跟进红衣主教三人，红衣主教拿着《圣经》而黑衣法官则执一烛台，上有两支点燃的蜡烛，房里稍许暖光。
布
（挣扎着呼唤，铁链叮当）打开门吧，推倒这血腥的墙壁，把它砸碎在地上吧。
红
乔尔丹诺·布鲁诺，宗教裁判所已经对你的罪行进行了审判。（拿出一卷纸）鉴于你的顽固和不诚实，上帝温和的劝戒对你已经丝毫不起作用，我们只好把你交给世俗的政权。但是你放心，为了你的灵魂能够来日复活得救，对你的惩戒是不会流血的，届时，我们将一起焚烧记载你的魔鬼言论的书籍，愿上帝赐福你。（将宣判书往地上一掷）
布
不会流血？我知道，火刑对我来说正合适。我想，你们宣判时怀着的恐惧，比我听到这个判决的时候更大吧。未来的世纪会了解我，知道我的价值。（被刽子手押走边走边说）

（红、黑、白三人面面相窥，教堂的钟声敲响了，在黎明的空中回荡。布鲁诺被押往鲜花广场，绕场一周后，来到十字架前。）
黑
（跟在后面咆哮）乔尔丹诺·布鲁诺，我想你不会对刑具失望吧，你将会对我的招待留下永生不忘的印象，哈哈，我要象吹灭这蜡烛一样，掐灭你生命的火焰，（一口吹灭两只蜡烛狂笑）哈哈，快！
[立于舞台右边的白色十字架被强烈的白光照耀着，布鲁诺被绑上十字架。

红
乔尔丹诺·布鲁诺最后一次劝你，不要再顽固了，回到上帝身边来吧。
布
（大声宣布、挣扎）上帝是不存在的，要是拿上帝去填补宇宙的空虚，那才是对上帝的污辱，这样的教徒，不是驴子又是什么？

红
啊，大胆的异端，让他死，让他死。（对刽子手）快！快用钳子夹住住的舌头，你……你……你这个……
布
（留恋地）别了，我的美丽的意大利，别了，我的热爱真理的人们。

[刽子手拿钳子往布鲁诺嘴里塞，布鲁诺挣扎着，但终于不敌，他目光炯炯，遥望星空，主教拿起胸前的十字架放到布鲁诺嘴边，但布鲁诺掉过头去。

[舞台灯光渐暗，火焰的哔剥声，清晰可闻，主教诸人既怕又喜地在一旁指指点点。

[忽然远处传来一阵震天的霹雳，那是维苏威火山在喷发，强烈的红光从舞台一侧照耀着鲜花广场，霹雳过后，天空仍回荡着隆隆的巨响，有如一个不屈的巨人在挣扎。
红
（主教惊呼）“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主教诸人抱头退下，有人在喊“火山爆发啦”，一阵杂沓声，大地在颤抖，罗马城一片惊慌，混乱声渐渐平息下去，一群少女在女神带领下，身穿红裙，手舞红纱，绕十字架翩舞，伴着悲壮的音乐，如泣如诉。
[幕后朗诵：三百多年过去了，罗马经历过战争、流血，唯物主义者——战士布鲁诺的思想在自由的人民当中翱翔。

布鲁诺，他的光辉的名字，始终活下去，他的天才的思想——被证实了，科学，昂首阔步地在地球上前进，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将世界推进到原子时代，推进到消灭愚昧、迷信、落后、偏见的时代，推进到唯物主义彻底胜利的时代。
[大幕在朗诵和歌舞中渐渐合上。

剧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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